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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以詹姆斯·费伦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多克托罗小说《世界博览会》中埃德加叙事

的不可靠特征，揭示了作品的修辞伦理与思想内涵。研究发现，埃德加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打破

了成长小说的常规设置，呈现出成年叙述自我逐步退隐的特殊结构，构成了叙述不可靠性的重要前提。

沿事实与事件、知识与感知、价值与判断三轴展开分析可见，埃德加在家庭人物形象刻画、犹太伤痛理

解、公共历史事件伦理判断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叙述偏差。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来看，埃德加的表

层认知偏差之下还暗含着隐喻层面的可靠性。读者在辨识其叙述局限的过程中，可逐步体悟犹太家庭的

温情内核，感知作品对美国进步话语的温和反讽。文章弥补了现有研究对该作品叙事策略关注不足的缺

憾，以期为《世界博览会》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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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James Phelan’s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ea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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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ar’s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E. L. Doctorow’s World’s Fair and brings to light its rhetorical ethics 
and thematic implic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Edgar’s first-person retrospective narration departs 
from the conventions of the Bildungsromane. The adult narrating self gradually recedes from the 
narrative, establishing the premise for the novel’s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Reading along the three 
axes of facts and events,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as well as ethics and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Edgar’s account is unreliable to varying degrees in his portrayals of family members, the 
understanding of Jewish trauma, as well as the ethical evaluations on public historical events. How-
ever,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bonding unreliability, beneath Edgar’s surface cognitive distortions 
there lies a metaphorical reliability. As readers recognize the limits of his narration, they gradually 
apprehend the warmth of the Jewish family and perceive the novel’s gentle irony directed at the 
American myth of progres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elative neglect of narrative strategy i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hoping to off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World’s Fair from a narratological stand-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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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博览会》是多克托罗的半自传体成长小说，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以犹太男孩埃德加的

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展开，讲述其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成长经历与参观 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过程。

作品交织家庭温情与矛盾、犹太移民生存处境与二战前夕紧张的社会氛围，以孩童的生活碎片填补正史

中被忽略的普通民众生存肌理。小说依托儿童视角观察时代，既还原了埃德加鲜活的成长体验，也造成

叙述的天然局限，形成不可靠的叙事效果。 
相较于《拉格泰姆时代》等代表作，《世界博览会》在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度相对有限。国外研究主要

围绕成长主题、犹太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书写等维度展开，部分成果涉及叙事策略分析。帕克斯将该作

品视为作家的创作回望，分析了口述历史段落对家族记忆与历史意识的承载作用。该研究把握了埃德加

童年感知的准确性与艺术家身份的形成过程，并未触及感知局限本身的修辞价值[1]。福勒重点探讨作品

自传与虚构的模糊边界，分析了家族合唱式叙事的艺术效果，但没有关注不同叙事主体之间的可靠性差

异[2]。金特里从性别视角切入，认为作品多重叙事声音实质仍受男性叙述者掌控，存在性别话语的权力

失衡[3]。莫里斯整理的多克托罗访谈录提供了创作理念的一手资料，可作为阐释叙事策略的重要参照[4]。
托卡奇克从政治与成长双重视角切入，探讨埃德加在家庭关系与犹太歧视语境中的身份建构过程[5]。 

国内对《世界博览会》的研究随译本传播逐步推进，多集中于主题阐释与文化研究。王丽艳追溯多

克托罗犹太主题的发展脉络，探讨主人公族群身份延续与权利诉求，并未对作品的叙事策略展开专门分

析[6]。胡选恩结合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多克托罗重构历史意识的艺术路径[7]。刘英和石

雨晨聚焦都市空间，解读作品的共同体意识与成长主题，侧重于空间叙事与主题表达的关联[8]。朱云从

叙事伦理角度切入，考察犹太族裔身份建构与代际对话的文化内涵，但对儿童视角的不可靠性特征及其

修辞效果缺乏系统梳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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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对作品的主题阐释与文化解读已积累较为丰富的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

多元参照，但仍存在明显拓展空间。多数成果针对叙事策略的讨论相对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不可靠叙

事研究路径。现有分析也较少关注成年叙述自我退隐的特殊设置，未能充分揭示儿童视角不可靠性背后

的修辞设计与伦理内涵。基于此，本文选取费伦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分析工具，全面梳理埃德加叙述的

不可靠性特征，并阐释作品中契约型不可靠叙述的运作方式与修辞效果。 

2. 埃德加叙事的不可靠性及其修辞效果 

2.1. 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双重视角与叙述自我的退隐 

《世界博览会》是一部按时间顺序展开的虚构成长回忆录，以埃德加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为核心。

申丹提出，同故事第一人称叙述具有双重聚焦。一为叙述者追忆往事的眼光，二为被追忆的自我经历事

件时的眼光，二者分别对应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两种眼光体现出叙述者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认知差异，

常形成成熟与幼稚、知情与懵懂的对比([10]: p. 230)。《世界博览会》的第一人称叙述同样包含两个自我，

文本细节可以印证这种双重视角。小说第一章开篇描写婴儿埃德加尿床惊醒、哭泣唤母的全过程，全程

贴合幼童的感知范围，呈现出尚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婴儿状态。紧随其后的“这是我最早的记忆”([11]: 
p. 1)一句，则明显出自成年后的回望视角，印证了叙述自我的存在。 

多数成长小说会通过两种视点的交替，在对比中凸显主人公的顿悟与成长([12]: pp. 166-167)，这却与

多克托罗的叙述策略相悖。多克托罗在访谈中明确谈及自己的叙述设计：“成年叙述者埃德加在重现童

年记忆的过程中，逐渐被记忆本身主导，语言风格随之趋于稚嫩。故事结尾处，叙述者不再是站在成年

立场回望童年的旁观者，而完全化身为亲历事件的孩童，仿佛在描述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反向往下长”([4]: 
p. 103)。这种处理方式有其独特的修辞考量，与多克托罗的创作理念相契合。他指出，孩子们往往能在一

定程度上察觉到成人有意识回避或不愿深入思考的内容。这种认知既是儿童应对周遭环境的生存方式，

也是其与所处世界建立联系的途径。童年阶段对家庭的依赖与自身独立意识的发展之间存在“爱的张力”，

这种张力构成了童年情感体验的核心，也为理解成年生活提供了基础([4]: p. 102)。叙事视角是引导读者

立场的重要因素。多克托罗将成人的社会反思隐藏在儿童视角之下，在天真的视野中寄寓批判内涵。通

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叙事交流，该作品实现了犹太家庭“爱”主题的表达与私人记忆对公

共历史的温柔解构，深化了文本的思想内涵。 

2.2. 埃德加叙事不可靠性在三条轴线上的具体呈现 

2.2.1. 事实与事件轴：家庭人物的认知偏差 
事实与事件轴考察叙述者对事件信息的呈现是否完整准确。当叙述者对真相不知情或仅掌握部分信

息时，容易出现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13]: p. 83)。《世界博览会》以埃德加的童年经验为叙事主体内

容，经验自我受年龄与视野限制，信息来源仅限身边亲属的言行，无法把握事件的完整面貌与深层动因，

对家庭关系与人物形象的判断难免出现偏差，构成事实轴上的错误报道。 
童年埃德加对父母形象的认知带有明显的个人偏好。父母性格与教育方式差异显著，母亲行事严

厉直接，以警戒式的方式引导孩子明辨是非，容易引发幼童的抵触；父亲性情活泼风趣，常带给孩子

新鲜的体验与快乐，自然获得埃德加的亲近与认同。孩童将父亲疏于顾家、沉迷赌博的行为美化成旅

居者的自由天性，认同父亲不受拘束的生活状态。受祖母言论影响，埃德加甚至认为母亲的家世与夫

家不相匹配。此时经验自我的判断完全依托孩童的直观感受，未能触及家庭矛盾的实质。成年叙述自

我并未对这类幼年判断加以修正，而是保留原始的感知状态，形成一定程度的不充分报道，引导读者

自行辨识其中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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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通过多声部叙事进一步凸显儿童视角的局限与不可靠性。文本穿插母亲、哥哥与姑妈的独立

叙事章节，从不同侧面补充人物形象。在哥哥的回忆中，父亲严格且富有力量，对子女抱有很高期待，

政治立场鲜明，并非埃德加眼中风趣幽默的温和玩伴。母亲的自叙则展现出她的教育背景与工作能力，

她出身音乐世家，具备专业的秘书职业技能，绝非单纯的家庭怨妇。多重叙事声音相互参照，暴露出单

一儿童视角的片面性。 
从隐含作者的规范来看，文本始终呈现人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家庭矛盾背后关联着大萧条时代的

整体社会环境，不存在简单的是非对错。童年叙述者将家庭冲突简化为父母性格差异，信息片面且主观

性强，偏离了隐含作者的认知尺度。这种叙述设计既符合成长叙事的认知逻辑，也为读者留出了阐释空

间，让人物形象在多重视角的对照中逐步显露出完整面貌。 

2.2.2. 知识与感知轴：家庭权力与犹太伤痛的误读 
知识与感知轴考察叙述者对事件意义、成因与内在关联的理解是否准确，具体包含错误解读与不充

分解读两种类型。认知能力有限的叙述者天然在这一维度存在不可靠性，对事件的判断容易出现偏差([13]: 
p. 83)。《世界博览会》以童年埃德加为核心叙述者，对家庭关系与族群文化的理解均存在明显局限，构

成知识与感知轴上的不可靠叙述。这些认知层面的不可靠叙述，既真实还原了儿童的心智发展状态，也

让沉重的历史与家庭命题以孩童的视角过滤呈现，形成特殊的叙事张力。 
埃德加幼时被门玻璃割伤手掌的经历，体现了孩童对家庭关系的错误解读。埃德加在推门时意外受

伤，引发全家惊慌并纷纷赶来照料安抚。然而，面对众人的关切，埃德加反而变得异常镇定，甚至生出

获得家庭权力的错觉。处于自我意识萌发阶段的儿童埃德加渴望独立与尊重，却将家人出于爱意的照料

误读为权力关系的反转，认为平日对自己严加管束的长辈此刻都听命于自己。这一判断显然偏离事实。

此处成年叙述自我并未出面修正幼年认知，而是与经验自我的叙述语气相重合，将“权力、忠诚、恭顺、

自身独立意识的发展”等概括性思考藏入儿童视角之中，让经验自我的天真感知占据叙事前台，保留了

童年认知的原生状态。 
埃德加对外婆的认知则属于不充分解读。外婆经历过俄国的反犹迫害，又接连遭遇亲人离世的打击，

深重的创伤记忆与精神衰退让她患上了老年痴呆。作为第三代犹太移民，儿童埃德加对族群历史与家族

创伤几乎一无所知，父母也很少向他提及过往。他无法理解外婆的祷告行为与多疑举止，只觉得外婆的

房间充满陌生的神秘感，对她始终保持距离与畏惧。他不明白外婆让母亲试毒行为背后的恐惧根源，也

读不懂反常话语中包裹的创伤记忆，只能从孩童的直观感受出发判断外婆的性情，认为“我从未在哪天

知道外婆是否认识我、爱我，或是盯住我看，仿佛从未见过我”([11]: p. 33)。这种信息缺失带来的认知偏

差，折射出代际之间的认知鸿沟与犹太族群记忆的传递困境，构成埃德加在知识与感知轴上叙述的不可

靠性。 

2.2.3. 价值与判断轴：历史事件的伦理误判 
价值与判断轴考察叙述者的道德立场与价值观念是否准确，包含错误判断与不充分判断两类。当叙

述者的价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尺度存在偏差时，其叙述便会引发读者的怀疑([13]: p. 83)。《世界博览会》

中童年埃德加受认知水平限制，对诸多历史事件的伦理判断存在明显偏差，呈现出在价值与判断轴上的

不可靠叙述。 
前文提到，多克托罗擅长将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之中，融合真实事件与虚构叙事。1937 年全

球局势日趋紧张，二战阴影逐渐笼罩欧洲。《世界博览会》中提及的“兴登堡号”飞艇失事是这一时期的

真实历史事件。该飞艇本质是纳粹德国的战争宣传工具，服务于德国的军事化扩张。小说中，飞艇失事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埃德加却并未关注死者的命运，只沉浸在飞艇坠毁的震撼感受中，为这件空中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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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毁灭感到惋惜。申丹指出，考察隐含作者应当适当关注作者生平与社会环境对创作过程的作用([13]: pp. 
75-76)。多克托罗亲历美国经济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动荡，见证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多重变革，

始终保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童年埃德加对“兴登堡号”飞艇的政治属性与失事背后的人道灾难缺乏认

知，他的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的反战立场形成明显偏离。隐含作者并未安排成年叙述自我介入叙事加以

修正，而是完整保留经验视角的原始感受，以孩童的认知偏差构成价值与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利用天

真的漠视反衬历史的沉重。 
欧洲战事正式爆发后，父亲密切关注新闻动态，保持高度警惕，母亲则担忧兄长会被征召入伍。身

处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埃德加依然无法理解战争的严肃与残酷，反而觉得战争距离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

成人的焦虑在他看来难以理解。童年时期的经验自我从新闻画面中获取零散的视觉印象，冷静描述福克

斯有声电影里诸如“炸弹坠落”、“德国俯冲轰炸机”、“夜里大炮口射出火焰”([11]: p. 193)等战争的

场景([11]: p. 192)。埃德加的认知框架无法承载宏大的历史命题，对战争的伦理意义与现实威胁均缺乏准

确判断，形成价值层面的误读。 

2.3. 契约型不可靠叙述的伦理取位：家庭温情的隐喻可靠与宏大叙事的温和反讽 

费伦将叙事视为具有目的性的交流行为([14]: p. 145)，强调隐含作者通过设置特定叙事策略，引导读

者对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形成相应态度。他进而以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的距离为基准，将不可靠叙述划分

为疏远型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其中，契约型不可靠叙述会缩小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之间在阐释、情感

或伦理层面的距离，通常以儿童等天真、智力低下的人物为叙述者。在这类叙述中，作者的读者虽能意

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这种不可靠性本身包含隐含作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15]: p. 103)。读者在动态

阅读中把握叙事隐含的伦理取位，作出相应判断，最终实现反讽、主旨揭示等多重修辞效果。 
前文分析已经证明，童年埃德加在事实事件、知识感知与价值判断三轴上均存在不可靠性。此外，

传统成长小说中承担引导功能的成年叙述自我，在这部作品中逐步隐退，最终与经验自我的声音重合，

使叙事持续停留在孩童有限的认知之中。这种设计并非叙事缺陷，而是作者有意采用的修辞策略，契合

费伦提出的契约型不可靠叙述特征，有如下两种表现。 
首先，埃德加的叙述在字面意义上不可靠，在隐喻意义上却具备可靠性。家庭关系是小说最核心的

书写内容，也是这一叙事策略最集中的体现。埃德加因阑尾破裂引发腹膜炎，一度生命垂危。半梦半醒

间，他看到去世的外婆来到病床边，为他擦脸喂水，用意在第绪语表达祝福与爱意，还像往常一样把一

分钱塞进他的手心。从知识与感知轴来看，这只是病重时的谵妄幻象，是孩童对生死边界的错误认知。

但在字面的不可靠之下，文本始终贯穿着爱的隐喻内核，这个梦境恰恰揭开了表层隔阂之下的亲情真相。

隐含作者借叙述自我之口点明文本规范：“一切都与爱有关。不论痛苦会有多大，就像高温严寒暴雨是

气候的特征那样，夹杂在喊叫强令争吵之中的日常风暴，也是爱的特征”([11]: p. 77)。平日的畏惧与不

解，在生死关头转化为最本能的依恋。孩童意识深处早已接纳外婆的关爱，只是清醒时被认知局限所遮

蔽。叙述自我还补充了病房外的场景。母亲得知埃德加只有五成康复概率时几近崩溃，想要从窗户跳下

去，父亲紧紧抱住她，直到她情绪平复。这些是童年视角完全无法触及的内容，却补全了家庭之爱的完

整面貌。孩童只能看到父母表面的争执与严厉，看不到重压之下的相互扶持，也看不到他们对孩子深藏

的在意。 
作者刻意保留儿童视角的认知偏差，不急于用成年视角加以修正，正是为了实现特殊的修辞效果。

孩童对家庭关系的误读，恰恰还原了亲密关系的本来面貌。爱从来不是建立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之上，而

是存在于认知偏差与彼此靠近的张力之中。读者能够清晰识别其叙述在事实和感知层面的不可靠，却会

在情感层面认同埃德加的真实感受，逐步体会到平凡家庭中的温情与担当，并与隐含作者的伦理取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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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深度共鸣。这种契约型不可靠叙述，以孩童天真的认知偏差为载体，让犹太家庭的爱与责任从日常摩

擦中自然浮现，既还原了埃德加成长的真实心理体验，也传递出作者重视亲情、坚守人道的伦理导向。 
其次，埃德加的不可靠叙述还属于叙述者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这一亚类型多出现于伦理判断轴

或知识感知轴，常呈现“戏谑中见温情”的修辞效果。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以“建设明日世界”为主

题([16]: p. 69)，试图打造超越民族国家的跨文化交流空间。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世博会开幕次日二

战便全面爆发，象征和平进步的展会景观。埃德加对这一宏大历史变局缺乏准确的伦理判断，认为战争

与自己毫无关系。他很少正面叙述战事进程，构成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小说虽以《世界博览会》命名，核心的游览情节却仅在末尾两章出现，前三十余章始终围绕埃德加

的童年日常与成长琐事展开，并未触及宏大历史叙事。成年叙述自我本可站在事后视角展开历史批判，

隐含作者却刻意让叙述者不断退回孩童状态。作者借人物之口点明该文本规范，认为叙述者不必立刻宣

扬所知的一切，可以有悬念地逐渐透露，最终让读者领会孩童视角的独特价值。儿童埃德加不懂大萧条、

犹太歧视或战争威胁的复杂内涵，却能精准捕捉家庭里的低气压，体察家人的低落情绪。得知家中经济

拮据无力购买世博会门票，他主动参加征文比赛，希望为全家人赢取参观机会，试图用稚嫩的方式修复

家庭的快乐。这种认知局限与情感敏锐之间的张力，恰恰呼应了作品关于“爱”的主题。爱不是成熟理

性的判断，而是困境中对彼此情绪的本能体察与守护。 
因此，埃德加的叙述符合“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特点。表层叙事中，孩童对公共事件的轻慢判

断与读者的历史认知拉开距离，制造出荒诞感，实现隐含作者对进步话语的温和反讽。深层阅读中，读

者在识别叙述不可靠的同时，会自然共情叙述者的情感立场，转而认同以家庭温情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隐含作者将叙事重心从公共历史转向私人记忆，从宏大话语转向日常情感，以孩童的期待失落与亲情守

护反衬宏大叙事的虚妄。世博会许诺的明日世界遥远虚幻，孩子想要守护家人快乐的心愿却具体真切。

这种微观的私人体验构成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温柔抵抗，也让反战与家庭温情的主题表达更具层次感。 

3. 结论 

综上，《世界博览会》中埃德加的第一人称叙事具有鲜明的不可靠性。 
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规范距离来看，埃德加的叙述在事实与事件、知识与感知、价值与判断三个

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事实轴上，童年视角对父母形象的认知存在明显片面性。知识与感知轴上，

孩童对家庭权力关系与伤痛记忆的理解均受心智发展水平限制，呈现出错误解读与不充分解读的双重特

征。价值与判断轴上，埃德加对兴登堡号失事、二战爆发等公共历史事件缺乏成熟的伦理判断，与隐含

作者的反战立场形成明显落差。 
从修辞效果与读者距离的角度看，这种不可靠叙述属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并未借助成年

叙述者修正孩童的认知偏差，而是保留原生的儿童视野，引导读者在辨识叙述局限的过程中主动完成意

义建构。埃德加对家庭关系的表层误读之下暗含爱的隐喻内核，读者在认知距离中逐步体察犹太家庭的

温情与生存韧性，达成与隐含作者伦理层面的共鸣。同时，埃德加对公共历史的轻慢认知，与读者的历

史认知形成自然对照。作者以天真视角反衬进步话语的虚妄，实现对宏大叙事的温和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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